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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整理房间，又看到了那把
算盘。轻轻晃动，它就发出清脆的

“哐当哐当”声。怀念油然而生，我
想起了我的童年、我的父亲。

我上小学不久，父亲在教我珠
算前出了一则谜语：“一家分两院，
两院子孙多。多的还比少的少，少
的还比多的多。”好几天我日思夜
想，终于想出来啦，我告诉父亲：

“以少胜多！”但父亲说谜底不是成
语，而是一个物体。直到父亲教我
学打算盘，给我讲了算盘上二下五
珠等的结构和上下每一粒算珠代
表的数目，再让我念念那则谜语，
我才恍然大悟。你看，算盘中间一
根横梁把算盘分成上下两个院
落。梁上两珠，每珠就代表数五；梁
下五珠，每珠代表数一。这难道不
是多的还比少的少、少的还比多的
多吗？

父亲让我随便说出一道数学计
算题，他用算盘算。开始，我只说加
减法题，故意将数字报得很大，而
且不适合口算。我刚说出，父亲

在算盘上一啪啦，结果出来了。
我又说出两位、三位甚至四位乘
法，父亲又是一啪啦，结果出来
了。我拿笔验算，总不相信都能
对，结果是全对。父亲打算盘时，
五指在算盘上来回飞舞，耳边噼
里啪啦作响，算珠快速地上上下
下变换位置，他的嘴唇有时微微
开合，看得我目瞪口呆。

父亲把珠算口诀写下来，每次
吃饭前必让我念十遍。开始时兴趣
盎然，坚持得很好。几天后热度降
了，就开始偷工减料，有时读了七
遍，就向父亲说读够了。父亲头也
不抬：“还少三遍。”当时我感到真奇
怪，父亲没看着我，一直在那里忙
着，怎么就知道我读了几遍呢？直
到我闭着眼背，也能把珠算口诀背
得滚瓜烂熟，父亲才教我学打算
盘。加减乘除我都学会了，但终究
没赶上父亲。

我参加工作那年暑假，师范刚
毕业，还没步入校园，父亲就为我买
了一把新算盘。把我叫到跟前，语

重心长：“你就要成为一名教师了，
这把算盘你会用到的。”

果然，参加工作后，我常要计算
学生的考试分数，算盘就成了形影
不离的好伙伴。每当学生考完试，
我便“噼里啪啦”打算盘计算分数。
这把算盘陪我走过了多年，直到后
来有了计算器，这把算盘才退出它
计算分数的舞台。

看到这把算盘，就会想起父亲，
想起父亲教我打算盘的情景。父亲
已离我而去，但留着算盘，就留着童
年的一段时光，就留着对父亲深深
的思念。

（陈爱平）

算盘上的父爱

人说“隔代亲”，这话一点儿
不错。就说我那老伴吧，她对自
己生的儿女尽管也爱，但总没有
对小孙子爱得那么深、那么“奔
放”，整天“乖囝囝”叫个不停。
孙子哭了，忙抱起逗乐；孙子饿
了，忙递果喂饭；孙子有一点儿
长进，更是逢人就夸。

一天看电视，屏幕上突然冒
出“画面调节”的红绿条格来，老
伴手握遥控器，左按右按，怎么
也搞不定。正在玩耍的小孙子
抢去“大权”，小手按了几下，问
题就解决了。我在一旁不由批
评老伴：“你看你，这么大的人
了，还不如5岁的孩子。”老伴听
后不但不气，还乐滋滋地一把抱

起孙子，边亲边一个劲地承认：
“我还真不如宝宝呢，宝宝比奶
奶有用。”接着又举出不少实例，
什么“宝宝会说普通话，奶奶不
会啊”“宝宝会唱歌，奶奶不会
啊”“宝宝会玩手机、电脑，奶奶
不会啊”，那模样，孙子俨然就是
她最崇拜的老师。

平时倘若有谁说老伴某一
方面不如人，尤其是年龄与她
差不多的人，她必定会气愤地
与对方辩白一番，而今，她面对
孙子的那个“谦虚”样，真是判
若两人。

之所以有“隔代亲”这个情
况，我以为并不是说对自己子
女这一代就不亲，而是对子

女，做父母的当年年纪尚轻，
还不大会“亲”；刚刚走上社
会，忙于工作、事业也没时间

“亲”。到了老年，人生阅历和
对亲情的认识愈加深刻，加之
人老了相对较清闲，儿女大
了，不好“惯”了，“惯惯”孙辈
正当时，也是一种乐趣。“亲”
孙辈也是对儿女“亲得不够”
的一种补偿，是间接对儿女的

“亲”。这是血脉的交融，是家
庭和睦的基石。

“隔代亲”不排除有“偏爱”
“娇惯”“溺爱”之嫌。处理不好，
是会有负面影响的。但其更有
包容、崇尚、深情等正面意义。

（王洪武）

农历年初三下午，接到老年朋友
电话，说我离通扬路近，让我帮他去一
家医药商店买一次性医用口罩。

那时疫情形势严峻，口罩紧缺。
我忘掉关电脑，乘上公交车，三站路就
到了。发现大门口买口罩排着的长
队，伸进店里还绕个大大的弯。

已购到者走出大门，手持口罩，
庆幸自己跟获得奖赏似的：“每人限
购一包，内装口罩二十只，共36元，
马上就要卖光了。”有人指着排在后
面的人说：“买不到了，别排了。”队伍
中有一姑娘，左手举着一块店方制作
的纸牌子，上面写着“我最后一个，后
面无货了”。但队伍的长度还在延
伸，姑娘高举着小牌子，好像没起多大
作用。

我想，排队也没用了，准备走，但
有人说：“慢，碰碰运气，稍微等等。”有
人跟着说：“对，淘着勿着，说勿定又进
到货呐。”于是我排上队决定碰运气。

姑娘要将手中的小牌子让给身后
的老太：“你老伴明天出院回乡下，路
上要戴口罩，急买。我能明天来买
的。”老太犹豫了一下，没接小牌子。

姑娘急中生智，给她妈发了微
信，说了情况，她妈配合，打来电话
说假话，说口罩已买到。姑娘随即
大声说：“妈，既然你已买到，那我马
上回来帮忙，小舅从上海来还没走，
要忙烧夜饭咯。”

姑娘将小牌子交给老太，轻松
地走了。老太接过牌子，转过身，见
排她身后的头发灰白的老人年龄比
她还大，便将小牌子交给了他：“我
有口罩，不过是老式的，透气性差
些，还能用。”

小牌子后面的我们想走，有个戴
眼镜的男营业员从店里跑出来：“小牌
子后面的八位，请别走！”我是小牌子
后面的第六个人，有幸买到了口罩。

（言子清）

隔代亲

人生在世，吃、喝、拉、撒、睡不
仅是日常所为，更是赖以维系生命
的必需，而把“吃”列在首位，足见
其头等重要。传统观念里把就餐
礼仪视作人生要事，小时候学不
好，长大后难掌握，不光本人被嗤
笑，亦丢爷娘脸面。故此不管家境
好坏，调教吃相，家家户户都是“从
娃娃抓起”。

我从记忆朦胧开始便接受父
亲培训，比如同桌吃饭，要等长
辈落座，自己才能坐下。在矮桌
吃饭坐小板凳，双腿得并起不能
劈开。等候饭菜上桌时，不准拿
筷子打碟敲碗。待长辈拿起筷子
才能动筷，给长辈端菜递饭得用双
手。

吃的过程讲究更多，例如：除要
紧话不许说笑，以免喷饭溅唾沫星
子；不能说犯恶心或忌讳的话；严
禁在桌旁玩闹、蹦跳，免得殃及盘
中餐；夹菜要在靠近自己这边，不
许拨拉翻折挑拣个人所喜，更不能
把筷子伸到别人那边；发现自己与
他人的筷子因朝向同一菜盘而交
叉时，应即刻收手礼让对方；咀嚼
饭菜不许吧唧嘴，喝汤或粥不可连
发吸溜声；不愿吃的菜肴可以不
吃，但不能边挑剔咸淡边往嘴里
填；馒头不可剥着吃，也不能掐着
拧着送进嘴，因为那是“讨饭腔”；
饭菜要细嚼慢咽，不可狼吞虎咽像

“饿死鬼”；不许拿筷子搅拨牙床上
的残留物，剔牙、咳嗽、打喷嚏要背
过身以手遮掩；吃多少盛多少，不
能剩饭；饱就是饱了，不准松裤腰
带，否则显得没出息；吃完把筷子
竖放桌上，不可搭在碗顶；长辈与
其同事、朋友用饭，孩子们不能入
座“共享”；在别人家遇到饭点时要
离开，不许往饭桌边凑。

彼时受物质条件、生活水准及
礼教制约，有的条条框框过于严
苛。然而随着物质生活日渐改善，
餐饮内容今非昔比；加之独生子女
被宠爱的缘故，吃相教育有所淡化、
松懈。不过，通观古往今来历史发
展与社会变革，无论何时何地，吃相
理所当然的是一门要认真对待的必
修课程。

（杜浙泉）

形影不离形影不离
（李陶 摄）

学吃相
就是学做人

递小牌


